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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回第三十回  扯絲巾無端潑錯　熄電燈有意藏奸扯絲巾無端潑錯　熄電燈有意藏奸

　　琢渠即忙親自下樓，接了電報，見是北京來的一等官電，心知又是振武老子，打來催他回京的，即使走進書房，蓋回章，給送

報人去後，隨手抽一本電碼簿上樓，振武二人，一同翻譯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是方總長來電，說已特派徐仁沛來申，接振武回京，教

他即速整備啟程，不可延遲，致勞盼望等語。振武看了皺眉道：「老頭兒最會假惺惺，其實他心中不知懷著什麼鬼胎，卻假意說記

掛我。往年他騙某人某人進京，都用這個法兒，我已看得爛熟。這回他連一接二的來電催我回京，只恐也是壽星唱曲兒老調。我想

待那姓徐的來後，仍打發他先回去，自己慢慢的再走，你道如何？」　　琢渠聽了，暗想他在這裡已有數月，自己跟他花天酒地，

雖然很揩著他些油水，不過自己巴結他的目的，並不在揩油上頭，原指望他回京之後，運動一個差使，好大大的發一注財，若照這

樣在上海，一天天混將下去，我雖然明中揩得油來，他也未嘗不暗中揩了我的油去，還要出空身子陪他，未免太不值得。不如慫恿

他早些進京，以了我心頭之願。還有雲生、爾年二人托我的事，也可乘間設法。如辦得妥，也好進帳他們些謝儀。想罷，便道：

「四少爺何必多疑，究竟老太爺與你父子之情，多時不見，難免心中記掛，故而屢次來電，催你回京。因你置之不答，今番才差人

前來，一定並無歹意。我看你還是就此回京的好，因老太爺紀念你許久，此番見了你，自然歡喜，正可借此消釋當日一片嫌疑。如

若游移不定，托故延遲，豈不令老太爺心中當你果有其事，所以畏懼不敢見他。父子之間，勢必更多猜疑，很為不美。」

　　振武聽了，半晌無言，連吸了兩筒煙，才開口道：「你這些話，本來不錯。但我在上海住慣了，一時很捨不得離開，如何是

好？」琢渠笑道：「四少爺又講出孩子話來了。你並不是有職守的人，進京見過老太爺之後，仍可隨時到上海來，再為盤桓。我也

很不放心你一個人到北京去，就使有姓徐的來接你，我仍放心不下，故而你這回動身北上，我務必陪你前往，到京耽擱幾天，你我

仍一同南來，豈不甚好。」振武大喜道：「你肯陪我進京，倒也不錯，而且我還可帶你去見見老頭子，倘碰在他歡喜頭上，弄一個

總辦局長的差使，真正容易不過。得了差使，也不須親自到差視事，自己身子，不妨仍在上海，逍遙自在，只消派一個親信的人，

到那裡收銀子便了。」琢渠大喜道：「這個全仗四少爺提拔，也碰我自己運氣。將來我賈琢渠如有得意之日，決不忘你四少爺大

恩。」

　　振武笑道：「老琢何出此言，我二人情逾骨肉，能可援手之處，理該效力。我方振武別的能力沒有，富貴二字，靠老頭子的腳

力，卻還可略略幫人些兒忙。」說時頗露得意之色。琢渠笑道：「常言說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四少爺能致人富貴，豈非有了天

大的能力。俗言靠天吃飯，我賈琢渠有你四少爺可靠，今生今世，就不愁沒飯吃了。」振武大笑道：「別說瘋話了，你也來抽一筒

罷。」

　　琢渠笑道：「我沒吸大煙的福分，只可瞧人家吸，四少爺請多吸一筒罷，我先睡咧。」說罷自去。振武與賈少奶二人對吸了一

會，也各回房安歇不提。再說伯宣娶了媚月閣，兩個人恩愛異常，一連四五天足不出戶。講到官銀行中的監督，雖非要職，每天常

有許多公事，憑他簽字發落。他既不去，銀行中免不得差人送到他公館中來批發。一日之間，致少也得十餘次來往。伯宣雖不在

意，媚月閣卻很看不過去，因勸伯宣每天照常到行辦事。伯宣笑道：「那邊有不少聽差的用著，天天沒事可做，往日我常見他們，

聚在門房中抹骨牌，唱京調，打盹作耍，很不成模樣。我原想攆走幾個的，後來一想，橫豎是國家化錢，養著他們，與我沒甚相

干，何苦做這個惡人，因此一向由他。現在教他們跑幾趟路，也未必罪過到哪裡去。」

　　媚月閣道：「話雖是的，然而不能這樣講。吃了國家的俸祿，理該替國家辦事。你也是吃國家俸祿的，怎可天天坐在家中，豈

不被行中一班同事恥笑。雖然他們不敢當面說你，但背後之言，最為可畏，往往容易弄出事來。你我夫妻日子正長，何在乎天天廝

伴。我勸你白天仍到行中去辦事，晚間能不往別處應酬，早些回家陪我，我已心滿意足的了。」伯宣道：「我若出去了，丟你一個

人在家，豈不冷靜，教我如何過意得去呢！」媚月閣道：「你也癡了，這裡僕人共有五個，加上我已是六個人，還怕甚冷靜。別家

一家兩三口，難道不過日子的麼？」伯宣笑道：「底下人怎可算得是人，他們都和呆木頭一般，焉能解得你的寂寞。我見隔壁有所

宅子空著，不如把銀行辦公處搬了過來，有事時過去，沒事時回來陪你，豈不甚便。」媚月閣道：「這個萬萬使不得。你若這樣一

做，外間定生物議，與你前程上，豈非大有關礙。」

　　伯宣聽到前程二字，也不免有些膽寒，便說累你寂寞，如何是好？媚月閣道：「你可放心，我若嫌寂寞，不妨請對門魏姨太

太、隔壁賈少奶奶，到此陪我，她二人與我素來交好，想必不至推卻。」伯宣聽她說魏姨太太，不覺心中一動。因她還沒知道自己

和魏姨太太的關係，故而不便明言，只說如此妙極了。次日，伯宣果然到官銀行去辦公，媚月閣便打發梳頭娘姨，到隔壁賈公館請

少奶奶，對門魏公館請姨太太。那時賈少奶還高臥未起，魏姨太太聽說趙公館差人來請，不由她感觸前塵，心中只覺一陣酸溜溜的

難受，暗想伯宣本是自己意中人，如今被媚月閣奪了去，虧她還有這副臉來請我。再一思量，覺也怪她不得。自己和伯宣交好之

時，她還在北京，怎知其中曲折。究竟吃堂子飯的人，遇著了有財有勢的男子，那一個不想從良。她嫁伯宣，原不能算奪我所好。

不過自己心愛之人，被她占去，未免有些不舒服罷了。往日自己因和伯宣有此一層嫌疑，當著文錦，不敢同他交談。此番伯宣租了

公館，自己除那日赴宴，去了一趟之外，至今未敢前往，深恐被文錦得知，又興風浪，不意今兒媚月閣差人請我前去，正是一個極

好進門機會。倘若文錦盤問起來，就可拿媚月閣請我推托，去得慣了，得空兒與伯宣談談，或能再續前歡，亦未可知。主意既定，

忙教娘姨替她梳好頭，吩咐她說：「老爺回家，來問我時，可告訴他，對門趙公館姨太太，請我過去的。」

　　娘姨應聲曉得，魏姨太太卸下梳頭領衣，開櫥取出一件野雞葛夾襖穿上，並不係裙，一個人徑到趙公館，見了媚月閣，笑說：

「啊喲，老二，你家少爺怎麼陪你連一個月都不曾滿，就此丟你在家出去了？」媚月閣笑道：「老四你慣同人打哈哈，男人家那一

個沒正經事幹，誰比得上你家老爺，這樣成日跟著你腳跟兒轉的呢。」魏姨太太道：「你別瞎嚼，我們兩個是老夫老妻，在家一

般，出去也是一般，不比你們夫婦，新婚甜如蜜，郎才女貌，你貪我愛，叫人看得牙癢癢的。」媚月閣笑道：「放屁！誰是這樣

的？你莫將自己比他人罷。」二人取笑了一會，賈少奶也來了。魏姨太太一見，笑向媚月閣道：「你看老三才真是有福之人呢。他

家少爺陪著他不算，還有一個……」賈少奶莫明其妙，搶口道：「你嘮叨什麼？」媚月閣道：「聽她呢，狗嘴裡怎長得出象牙來，
四少爺這幾天好著嗎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他和我家少爺花天酒地，夜夜忙得不亦樂乎，前幾天北京來了一個姓徐的，說是他老子派來

接他回京的，不過那姓徐的，還有別項公事，至少還得十天半個月耽擱，大約須待那人公事辦完，才一同進京。聽說我家少爺，也

要陪他往北京走一遭呢。」

　　媚月閣道：「他幾時動身，你須要先期知會我一聲，因我須還買些零星物件送他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三個人有講沒

講的，講到傍晚，伯宣回來，賈少奶先自回家，魏姨太太又同伯宣說了半天閒話，才回轉公館。文錦知他是媚月閣請去作伴的，心

中並不懷疑，姨太太暗下十分歡喜。次日，又去陪媚月閣。一連數日，不曾間斷。有時伯宣早回，姨太太趁媚月閣與賈少奶談話之

時，使眼色招伯宣到樓下書房內，責他背義。伯宣神賭罰咒說：「實因為勢所迫，礙著文錦情面，無可奈何，才肯娶妾。試想我為

著你，守了這許多時候，也可對得住你了。」

　　姨太太聽說，覺得幾句話也未嘗不是，錯怪了他，自己反覺有些對他不住自此之後，兩個人得空，便到樓下去唧唧噥噥，不知

談些什麼。媚月閣毫不意在，賈少奶旁觀者清，但也不知伯宣與姨太太以前這般事跡，心中暗自詫異。當夜便向琢渠說知，琢渠笑

道：「他兩個本來是老相好，你何必大驚小怪。」賈少奶駭問這些話怎說？琢渠道：「這件事我當時沒告訴你。那時節文錦還沒搬

到這裡來，他這位姨太太和伯宣兩個人，不知怎的勾搭上了，小房子便借在後面成都路。後來又不知如何被文錦看破機關，請了律

師，要和伯宣打官司，伯宣急了，央人出來講和，請了一台酒，才將這件事情磨平。我本來也不知道，那天偶與俊人等閒談，道及



此事，我還以為他們造的謠言。照此看來，竟是確有其事的了，真是笑話。」

　　賈少奶聽說，恍然大悟，笑道：「我想他二人路數不對，看來又不像近來弔上的，原來還是舊相識呢。魏家的平日滋著牙，最

會同人取笑，挖苦別人的短處，若將這件事告訴了媚老二，她也是個醋瓶子化身，兩個人准有一場大鬧，倒也怪有趣的。」琢渠急

道：「你別弄把戲罷，這種事不是玩的，內中大有出入，你休要再給我闖禍咧。我怕你這張嘴喜歡東嚼嚼西嚼嚼，播弄是非，那年

險些鬧出一件大亂子，我至今猶覺膽寒呢！」賈少奶奶怒道：「你動不動就提古話，我最不愛聽。你以後可要再說了。」一面說，

一面伸出手，要撕琢渠的耳朵。琢渠縮著脖子告道：「好奶奶，你放了手罷，我的耳根子最軟，你莫將他撕了下來，給人見了，一

定要叫我哈迷蚩的，請你饒我這一回，以後決不敢再說咧。」

　　賈少奶笑著，鬆了手，又問琢渠：「振武預備幾時動身？」琢渠道：「快了。那姓徐的約在重陽左右，可以公畢。待他公事一

完，我們就可預備上路咧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姓徐的，究竟上海來辦些什麼事？怎麼鬼頭鬼腦，很不像是個乾大事的人物？若不是

四少爺的朋友，我還要防他偷東西呢！」琢渠笑道：「你又要瞧不起人了，他乃是振武老子手下，一個最得力的人兒，此來為著一

件極大之事，十二分守著秘密，便是振武自己也不知端的，大約是老方派到這裡來，運動幾個要人，贊成一件大事。但運動的是哪

幾個人，贊成的是哪一件事，莫說是我，連振武也鑽在悶葫蘆裡呢。這種事，我們也管不得許多。常言吃了自家的飯，莫管別家的

事，我們早些睡罷。」說著，打了個呵欠，一番身沉沉睡去。次日飯後，琢渠陪著振武，正在樓上談論花襲人家碰和的事，忽然聽

得馬車聲音到門首停了。振武由窗口望見馬車上下來一人，正是他老子的秘書徐仁沛，慌忙走下樓去。琢渠一個人坐了一會，見振

武還不下來，便踱到自己房內，看他少奶奶，把一床裌被，蒙著頭，午睡正酣，不由的搖頭自語道：「每夜到天亮才睡，每天到黃

昏才起身。晨昏顛倒，真是何苦呢！」

　　隨在床橫頭的沙發上，靠了一會，仍不聽得下面送客聲音，暗想他二人不知談些什麼，不如下去聽聽。走到樓下，卻見振武、

仁沛二人，坐在客堂中，交頭接耳，談得十分高興。見他下來，忽然住口不講。琢渠心知又是什麼秘密大事，自己不便竊聽，略與

仁沛周旋了幾句，即便走進書房中去。走到裡面，又覺無事可做，恐被振武等看見，疑心他下來竊聽秘密，只得在書案上，抽出一

本隔年曆本，信手翻看，從正月初一日看起，看到八月中秋，振武等話才講完。兩人一同走進書房，問道：「琢渠看什麼書？」琢

渠掩藏不迭，被振武搶來一看，笑說：「原來是本隔年通書，看他則甚？」

　　琢渠道：「我因有個舍親，在去年娶的媳婦，忘了他成親日子，想在歷本上翻翻哪一天是黃道吉日，便是那一天。誰知去年一

年之間，從正月初一到八月半，共有一百三十八個黃道吉日，因此我又弄得不明白了。」振武大笑道：「你這人忒聰明咧。我們大

後天便要動身，你預備得及麼？」琢渠道：「莫說大後天，就是明天也預備得及。這位徐仁翁公事完了麼？」徐仁沛答道：「現已

辦完，故欲趕緊北上覆命。不然，就多耽擱些時，亦無妨礙。倘若琢翁來不及預備，小弟不妨先走。」琢渠忙道：「還是合伙同走

罷。倘若四少爺多耽擱了，恐老太爺知道，又要生氣。」仁沛道：「琢翁慮得不錯，小弟就此告辭。」琢渠與振武送他走後，重回

書房內坐下。振武低聲向琢渠道：「現在我想同你商酌一件事。就是珠姐這孩子，服侍了我幾個月工夫，卻還沒甚過失，我此時就

要動身，勢不能帶她北上，想送她三百塊錢，連同歷來買給她的衣服首飾，打發她回去。你是原經手，就煩你知會她姊姊一聲罷。

」

　　琢渠道：「這個四少爺何不成全了她，橫豎四少爺北上之後，仍要南下的，不如築一間小小金屋，將她藏起來，以備不時之

需，有何不可。況且她姊姊又不要你身價，這一宗便宜貨，我看四少爺落得受之。」振武笑道：「你這個人三句不離本行，只想佔

便宜。須知暫時雖然似乎便宜，日後未嘗沒有壞處。第一層，我自己已有一妻二妾，這一趟匆匆離京，出於意外，故而單身南下，

下次便可攜帶小妾同來，有人服侍，不須再用珠姐。第二層，我到上海來，原是暫時遊玩，不作久留之計。若有室家，反多窒礙。

這趟雖然預備去去就來，但到京之後，或被別事絆住，就未必能如預料以後一年半載，三年五年，重來一次，亦未可知。珠姐年紀

尚輕，何苦空掛我這個名兒，耽誤她終身大事。說句笑話，她雖然還只小小年紀，也未必不解風情月意，住在上海這混賬世界中，

拈花惹草之輩，又這般多，我也犯不著貪這便宜貨三字，弄一頂綠頭巾戴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　　琢渠笑道：「四少爺也慮得太周到了。既如此，我少停就對她姊姊說知，待我們動身這天，打發她回去不遲。此時已近三點

鐘，你那天發的請客票，不是寫三點鐘碰和，六點鐘吃酒的嗎，我們可以走咧，大約雲生等已先在花襲人那裡等了。」振武道：

「就使你不說，我也預備要去。因我今天想帶些錢，把他那裡的賬，開銷清楚了，才動身。」琢渠道：「那個待回來到年底開銷何

妨。」振武道：「我方才已告訴你，此行能否就來，還未可一定，或者竟過了年再來，堂子中的賬，過不得節關，一過節關，便不

甚光輝。橫豎遲早一般要開消的，銀錢藏在身畔，又生不出小銀錢，何必拖他這幾個月呢！」琢渠點頭稱是。當下兩個人換了衣

服，同到西安坊花襲人家，詢知還沒有客來，振武便教襲人抄賬，襲人吃了一驚說：「四少爺為何此時就要抄賬，莫不是那天四少

爺向我要一塊絲巾，我不肯給你，所以你生氣了嗎？」琢渠搶口道：「被你猜著了，果然四少爺為著這件事生氣，你快把那塊絲巾

拿出來罷。」

　　襲人慌忙在鈕釦上，解下那塊絲巾，帶笑說這點小事，四少爺何必動氣，我本來和你取笑的。莫說你四少爺要我一塊絲巾，就

是要我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忽然止住琢渠笑著接口道：「就是四少爺要你這個人，你也很願意的是不是？」襲人笑將起來，伸手要打
琢渠。琢渠閃身躲開，一伸手就將那塊絲巾，搶過來，向杯中一揣，笑說：「如今四少爺不生氣咧，你放心便了。」振武笑道：

「你上了他的當了。我何嘗生什麼氣。我因大後天要動身進京，所以教你抄賬，趁此時開銷清楚，免得拖過年關，並無別樣意思。

可惜你很好一塊絲巾，被賈老爺騙了去咧。」襲人聽了，方才明白，便向琢渠不依，要他還絲巾。琢渠笑而不答，聳聳肩，口念美

人之貽，賊忒嘻嘻的，走進後房去了。襲人無奈，罵了聲促狹鬼，一面對振武道：「四少爺，這筆賬何必急急開銷，不如待下趟來

時，一併付罷。」振武連說不必，教她拿出堂簿，好在過節以來，還沒滿二十天，連本夜的雙台，只吃得八台酒，叫過十四個堂

差。振武給了一張一百元鈔票，說餘多的賞給下人罷。襲人道聲謝收了。振武不見琢渠，知他在後房中，連喚兩聲，不聞答應，只

聽得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，直達戶外，暗說琢渠這色鬼，不知又在裡頭鬧什麼把戲了，自己躡足走到後房，卻見琢渠將襲人的跟局

大姐阿憐，按倒在床上，用膝蓋壓住她雙腿，呵著兩手，向她脅肘裡亂抓。阿憐觸癢難忍，故而笑聲不止。振武咳嗽一聲，琢渠吃

了一嚇，立起身見了振武笑道：「原來是你，可把我嚇壞了。」

　　振武大聲道：「你白晝調戲婦女，該當何罪！」琢渠答應：「罪該萬死。」振武笑道：「你就死罷。」琢渠笑說：「死原不

怕，不過捨不得阿憐姐罷了。」說著回頭瞧阿憐，還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，躺在床上對琢渠橫白眼，罵他斷命賈老爺，接眚賈老

爺。琢渠又待嬲他，忽然外房間襲人高叫四少爺有客，兩人疾忙奔到外面，看那來客，卻是詹樞世、施勵仁二公。他二人每逢振武

請客，來得最早，往往趕在主人前頭，今兒卻遲來一步。二人見了振武，都一拱到地，先道了擾，然後說四少爺來何早也。振武

道：「我因預備要動身，故而早些來此，以便開銷賬目。」

　　樞世道：「原來四少爺榮行在即，但不知何日起程？我等禮當恭送。」振武道：「這個萬萬不敢。我定期大後天乘輪船，先到

天津，再搭火車進京。」勵仁道：「四少爺一個人走嗎？」振武道：「有琢渠伴我同去。另外還有一個朋友，路上倒可不愁寂寞。

」說時，外面相幫的一聲高喊，又來了幾個客，乃是伯宣、文錦、爾年等人。不多時，雲生、仲伊也來了。客齊共是十二個人，前

後房擺了三場和，八圈碰罷，琢渠贏了一百餘元，樂得手舞足蹈，搿住阿憐，拚命親嘴。阿憐急得哇哇亂嚷，引得眾人都哈哈大

笑。排開桌面，振武肅客入席。眾人因知振武將次動身，席上公議，明天晚間，公仝在一枝香設筵，替他餞行。振武當場答應。散

席時，還不滿十點鐘。琢渠想起珠姐那件事，便與振武同到他相好鳳姐家，將振武要遣回她妹子等情，向鳳姐說了。鳳姐也知振武

幾月來置給她妹子的衣服首飾，約值千金，自己看得眼熱得了不得，只因人在別家，無法可使，深悔當初沒要振武幾百塊錢身價，

白白送掉一個妹子，自己一些光都沒有沾著。此時聽得振武不但肯還她妹子，另外還肯貼她三百塊錢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忙問還有那



些衣服首飾，大約四少爺都賞給我們珠兒了。琢渠恐被振武聽見，對她擠擠眼，教她到扶梯旁邊，低聲道：「怎麼你心還不足，你

妹子到四少爺那邊，統共只得三個多月工夫，四少爺給了三百塊錢，差不多已有一百塊錢一個月，無論什麼地方，都沒有這種好買

賣可做，你還要她什麼衣服首飾，若被四少爺得知，豈不生氣。」

　　鳳姐道：「這些東西，本來是四少爺置給我們珠兒的。四少爺既要出門，理該常她。況且四少爺帶回去，也沒甚用處。他們大

人大物，也不希罕這些小東西，讓珠兒得了，也教她快活快活，留作紀念呢。」琢渠哧的一笑道：「你別一廂情願罷。四少爺要你

妹子，不過教她去服侍服侍，豈有置衣服首飾給她之理。四少爺原是置給她自己姨奶奶的，暫時借與珠兒用用，就是對珠兒所說的

話，也不過哄哄她小孩子罷了。這回四少爺進京之後，馬上就要帶他姨奶奶同來的，故而一切物件，並不隨身帶去，都交給我家少

奶奶收管，日後他姨奶奶到了還他，你休再多說多話。惹四少爺動了氣，只恐連三百塊錢，都不能到手了。」鳳姐憤憤道：「這位

四少爺，也未免太小器咧。」

　　琢渠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，越是有錢的人越小器，還是我們沒錢的人大器些兒。」說著，又叮囑鳳姐，在四少爺面前，不可

多言，才回進房內。一回頭，見鳳姐氣鼓著嘴，也跟了進來，深恐她偶不小心，漏出什麼說話，即忙招呼振武，一同出來。路上振

武問他珠姐的事兒怎樣，琢渠道：「她姊姊業已答應，準定待我們動身後，著人接她回去。不過還有一層，她姊姊說珠姐年紀還

小，四少爺賞給她的東西，若教她自己收藏，只恐不免遺失，故教我對四少爺說一聲，這些東西，請你暫時交給賤內，改日姊姊來

接她，自己向賤內取回，代她藏好，待將來珠姐出嫁時給她，留作服侍四少爺一場的紀念。」振武道：「此法甚好，本來也沒幾件

東西，改日我都交給尊夫人便了。」琢渠暗喜。兩個人談談說說，趁時候尚早，步行回家。賈少奶正在燈下鑲鞋口，見了振武，慌

忙丟下活計，笑臉相迎道：「今夜四少爺回來得好早。」琢渠道：「沒事自然回來得早些。」賈少奶聽了，對他眼一白道：「我又

沒問你。」

　　琢渠笑道：「不問我也罷，一路上奔得好熱，四少爺寬衣罷。」說著，自己將夾衫夾馬褂脫下。賈少奶一眼看見琢渠夾衫袋

口，露出絲巾一角，乃是粉紅色的，暗想這是女人之物，不知是那裡得來，當下不動聲色，挨到琢渠旁邊，一伸手在他袋中抽出那

塊絲巾，展開一看，見有一尺四五寸見方，香氣撲鼻，正是近日一班時髦女人的裝飾品。賈少奶見了，不由的心中冒火，問他這東

西是那裡來的？琢渠笑道：「自然有個出處，未必見得我自己造出來的。」旁邊振武拍手笑道：「琢渠你好佔便宜，這回可東窗事

發了。」賈少奶奶聽他二人言語，隱隱約約，驢唇不對馬嘴，不覺格外生疑，追問琢渠這是誰的絲巾？琢渠故意不答。振武從旁湊

趣道：「老琢快說罷，那個送絲巾給你的標緻婦人，究竟是誰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四少爺親見的麼？可記得是怎樣一個婦人？」振

武笑道：「我也記不清楚了，彷彿是很美貌的。」

　　賈少奶想了一想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她這娼婦，原來還不曾死，我以為她死了，好一個不要臉的歪貨，把這種

下身布送人，要拉漢子，也不是這樣拉法的。若要想老公，外間拖黃包車的多得很，為甚麼不拉一個回去呢。偏有這種叫化子吃死

蟹只只好的朋友，愛他這種髒東西，還當寶貝似的，藏在貼身，真是廉恥都不要了。阿喲，你聞聞好香呢，我覺得真正其臭無比，

要他何用，不如撕了罷。」說著，一使勁，想把絲巾撕作兩片，不意這塊絲巾很為堅韌，又加沿邊是雙層的，賈少奶用盡平生之

力，不能動得他分毫。琢渠、振武二人在旁邊看著，只是發笑。賈少奶用力太過，面漲通紅，又見他二人笑著，不覺又羞又恨，忽

見台上有她做活計用的那把剪刀，疾忙拿在手中，瞧準絲巾，嚓喀一剪，剪開半塊，再順勢一撕，才撕作兩片。琢渠不防她用剪子

幫忙，此時急欲奪回，已是不及，心中頗覺可惜。不意賈少奶扯破絲巾之後，反爹天媽地的哭將起來。琢渠知她認了真，不免有些

著慌。振武也手足無措，幫著琢渠竭力相勸。賈少奶那裡肯信，只是痛哭，罵琢渠無良。琢渠無法可施，只得溜到自己房中，掩耳

睡覺，讓振武一個人和少奶奶去纏。果然不多時，就被振武勸住了。但賈少奶還是心恨琢渠不已。這夜並不回房安睡，一個人在煙

鋪上橫了一夜。次日見了琢渠，睬也不睬，又不給他預備行裝。琢渠無奈，只得自己指揮下人，將衣服行李，整頓停當，已有七點

半鍾光景。這夜，乃是雲生等在一枝香公餞振武之期，振武連連催他快走。琢渠急匆匆披上袍褂，與振武一同赴宴去了。賈少奶待

琢渠走後，越想越覺生氣，吩咐大姐阿寶，擺開煙具，自己倒身睡下，吸了幾筒煙，仍覺胸中氣漲，便教阿寶喚那粗做娘姨王媽。

王媽一進房，便說少奶奶喚我何事？賈少奶道：「這幾天你見周少爺嗎？」

　　王媽道：「我那一天不見他。他若不見我，我也心不定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他見了你說些什麼？你看他身子，還和以前一樣

麼？」王奶笑道：「他見了我，有甚說話，無非問問少奶奶身子可好，那人幾時才走，天天都是這幾句老套兒，聽得我耳朵內要生

繭子。據他說，新近得了個吐血毛病，故身子已比從前瘦得多咧。」賈少奶驚道：「吐血嗎？你為甚不早些告訴我？」王媽道：

「告訴你有什麼用，他都為著想你，才想出這個病來，你此時又不能見他，教他怎能一時三刻就好呢。」賈少奶皺眉道：「你可曾

告訴他，並不是我有心不許他來，只為家中有人同住著，往來礙眼，待那人一走，就可照常前來的，教他耐心等幾天罷。」王媽

道：「這句話我也不知說過幾十回了，無奈周少爺這人，真是一個癡情種子。他一天到夜，只牽記著你，所以弄出病來，聽說他連

藥都不肯吃，自言吃藥沒用，只消見你一面，他的病就好了。」賈少奶嘖嘖道：「這人也未免太癡了。目下那人就要動身，你可曾

通知他嗎？」王媽道：「自然通知他的。這幾天他天天眼望著天，恨不得僱幾百個人，把太陽從東天拉到西天去呢。」賈少奶想了

一想道：「你認得他家嗎？」王媽道：「認得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如此你快去請他，告訴他，少爺和方四少爺，都吃大菜去了，教

他放膽前來，你帶他由後門進來，腳步放得輕些，休被樓下那個娼婦聽見。」

　　王媽答應曉得，當下飛也似的奔出去了。賈少奶又叫阿寶先到後門口去等，自己睡在煙榻上，側耳聽著。隔了有半個鐘頭，隱

約聽得開門聲響。不多時，那人已躡足走進房來。賈少奶慌忙坐起，兩個人四目相視，黯然魂消。半晌，賈少奶先開口說：「你坐

呢！」那人聞言，就在賈少奶對面坐了。賈少奶問他吐血可曾好些？那人歎道：「若不見你，只恐一輩子不得好咧。」說著，幾聲

咳嗽，又吐出一些血來。賈少奶見了，不勝憐惜，勸他不必如此，我也沒法，須知我未嘗不願意天天見你，只為樓下住著人，那人

又是很精細的，不比我家少爺大意，所以沒教你來此，如今他後天就要地走了。我家少爺也陪他同去，到那時你就可日夜住在我這

裡咧。那人聽了，方露笑容。兩個人密密交談，心無二用，連樓下有人叩門進來，都不曾聽得。直到來人走到扶梯頭上，王媽高喊

少奶奶，隔壁趙公館姨奶奶來了。賈少奶一聞此言，吃驚非小，慌忙走到房門口，已見媚月閣花枝招展的，走上樓來，手中還拿著

個小小包裹。一見賈少奶笑說：「老三，你怎麼有兩三天不來陪我了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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